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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焦点

“陈嘉庚诞辰15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新史料（下）

图文    林少彬 

上一期介绍了笔者在日本外交部的外交史料

馆里，新发现四份有关陈嘉庚的史料，让我们得

知陈嘉庚的凤梨罐头产业曾经拥有三个品牌：苏

丹，狮子和小孩，其中苏丹和狮子卖得最好；他

还领导业界投资巴生港，开拓星马产业链，为物

价较高的新加坡产业搭配土地劳工成本相对低廉

的马来亚，为陈嘉庚集团创造出更具有竞争力的

商品。陈嘉庚事业的旗开得胜很“自然”地招惹

到工业强国日本的妒忌。从两份日方市场调查

和产品分析，显示无论是罐头容器或是果肉，以

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凤梨罐头最受欢迎，打败了

散布在夏威夷，台湾，中国的日资“老前辈”。

橡胶和战略资源

《新史料5号》：目前挖掘到的，最早阐述

日本橡胶资源战略的历史文件，是日本拓务省在

 图1 中央部分是占有世界橡胶产量约一半的马来半岛，图中还强调新加坡是海运的战略枢纽！ 
（白色圆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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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出版的七彩统计图表《南洋日本人栽

培企业现势图》（图1）。该图的标题虽然写着	

“栽培企业”，但是该图表全都聚焦于东南亚的

橡胶种植业，收集和分析橡胶园的经营权、面

积，产量、产地和分布状况，英美荷法列强的橡

胶消费量等，凸显了日本在列强之中处于“小

弟”的不利地位（图1右上角小图）。

 图表的另一个战略重点是，它为日本接下来

7年（从1929年到1935年）的橡胶需求量作出了长

期预测：对比1928年，7年之后日本的总需求量将

番倍（图1左侧中段的柱形图表）。再看看这个年

年增长的预测，就会明白日军当时正在筹划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及下一步更大规模的卢沟桥

事变（1937年）。

简而言之，这幅图表要说：橡胶是日本的战

略物资，其需求量年年大增，然而日本手中的占

有率很小，英属马来亚是世界橡胶的宝库。该图

把“要什么”，“要多少”，“哪里有”，“在

谁手里”都表达得一清二楚。

这副战略图表的出现，证据确凿地推翻了日

本历史学界所谓的《南进论》（日军侵略南洋的

主张）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才诞生的论说！这是

日本近代史，二战历史研究上极其珍贵的史料。

笔者已经把原件捐赠给新加坡国家图书馆，读者

可以提前写信要求阅览。

成功的商人，教育家

那么，日本人是何时开始注意陈嘉庚的橡胶

生意的呢？在探寻答案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日本

最初关注陈嘉庚是因为他的凤梨罐头生意抢走了

日资的原有市场（参见本刊上一期），且吃惊地

发现陈老从利润中慷慨捐赠四百万元，独资创办

厦门大学（1921年），远远超出了一名成功日本

商人的境界，所以当日本外交部在1921年下令增

修《现代中国人名 》的时候，加入了陈嘉庚的

资讯《新史料6号》（图2）。读者可以从图2右起

第一行看到日文汉字：“陈嘉庚，福建同安县善乡

人，年龄52岁，现住同安县集美。”

《名 》在【经历】（即履历，右起第三至

第八行）一栏中如此介绍陈嘉庚：“英属南洋的

成功商人，从数百万元赢利之中抽出四百万元独

资建设厦门大学的计划正在进行中。现在独资经

营集美中学……本年增加水产课。被推选为闽南

烟苗禁种大会会长。” 在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头，	

“增加水产课”这五个字对日本人来讲是一根	

“眼中刺”，因为日本是当年世界的海军大国，

亚洲海洋资源的唯一霸主，小小的福建商人在毫

无海权的中国搞什么水产课？有何企图？这五个

字与其说是在赞扬陈嘉庚，倒不如说是在敲响日

本海军的警钟！

末尾的【其他】栏目里，编辑还特地强调陈

嘉庚为“新思想家”，“倾向国民党。拥有英国

籍。”（图2，左侧两行）

图2 《新史料6号》原物被收藏在日本外交部外交史料馆战前外
交记录的政治门、诸外国内政类里的《中国有力官民履历调查 
第3卷》中（19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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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附加价值，飞向世界

过了几年之后的1925年和1926年，日本开始

察觉到陈嘉庚的橡胶事业不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于是展开了“调查”。

首先是派人搞清楚陈嘉庚的橡胶生产链，由

日本驻新加坡总领事中岛清一郎把调查结果提交

给他们的外务大臣男爵币原喜重郎，题为《陈嘉

庚橡胶工厂之现势》（图3，《新史料7号》），

报告日期是1925年5月8日。

该报告书详细地讲述了陈嘉庚橡胶工厂内部

的部门结构和负责产品种类等。报告计12页，从

中可以看到陈嘉庚的橡胶产品已经从无色工业用

品发展到多色时尚消费品，企图从低附加价值工

业转型向高附加价值领域。这种企业转型革命非

常需要最高领导的亲身参与和密切监督，才能解

决集团内部新旧两派的矛盾，成功走向最终目标。

另一方面，新的产品不只需要新的生产机

械，还需要新的技术人才。报告书指出陈嘉庚在

轮胎部门聘有一名欧人技师，在玩具部门另外聘

有一名日本人技师。从这一点也证明了陈嘉庚懂

得用人，懂得管人。

接着在1926年 7月档案夹子里，还找到一份

由日本驻福州总领事吉泽清次郎呈报给他们的

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商业情报，主要内容是分析

和评估福州市场的橡胶商品和商家（《新史料8	

号》）。报告共计12页，一开头就提到陈嘉庚，

说他是来自南洋的成功商人，总行设在新加坡，

在厦门和福州开设了分行，信誉很高。

第6页是一张题为《（橡胶）入口商家及其信

用状态》（图4）的统计表， “陈嘉庚公司”是

福州三大入口商的领头羊，其主要商品是橡胶靴

底，橡胶玩具和橡胶外套，并且以20万银元资金

图4  在福州的橡胶用品入口商中陈嘉庚公司名列前茅图3 《新史料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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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遥领先他的竞争对手，还把日本人的“大福洋

行”（店主藤原忠）挤退至第三位。

这份情报反映了陈嘉庚在福州的贩卖战略取

得不错的成果。上述两份文件让我们看到陈嘉庚

在企业管理方面，从生产链到营销都有一定的战

略和落实团队。在科技激变的今天，这仍然是企

业管理的基本马步，百年不变的法则，值得我们

学习。

厦门陈嘉庚纪念馆出版的《陈嘉庚画传》里

有一幅《陈嘉庚营业范围图》（图5），虽无制

作年代记录，但是从图中陈嘉庚的商标遍布七大

陆五大洋的态势来看，应该是陈嘉庚事业的巅峰

期，约1929，世界经济大萧条爆发之前。

领导抵制日货运动

弱国被欺，令人悲愤的惨事终于发生了！	

1928年5月3日，日本鬼子在山东济南凶残地杀害

了国民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外交人

员，进而强占全城，恣意杀戮中国军民6,123人，

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掀起抵制日货运

动。消息传到新加坡，震惊华社。5月11日，怡

和轩俱乐部发出重要传单，通告社会各界召开全

体华侨大会，商讨赈济山东难民问题。5月17日，

大会在中华总商会举行，各帮各界代表千余人参

加。大会组织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陈嘉庚

被推选为主席，办公地点设在怡和轩俱乐部。

大会还决定铸造一尊全身青铜塑像，以纪念

在惨案中被日军杀死的外交官蔡公时。于是以新

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嘉庚为代表，向南洋各地

图5  陈嘉庚公司营业范围图，见《陈嘉庚画传》。

图6  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董事部合照。站在两面大旗的交界处的正是陈嘉庚主席。（图源：《陈嘉庚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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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发起捐款，集资聘请德国名家创作与铸造蔡

公时铜像一尊，在1930年运到新加坡。2006年，

该蔡公时塑像由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移交济

南市人民政府，如今安置在济南市趵突泉公园内

的济南惨案纪念堂。

山东惨祸发生后，中国全国各地爆发了抵制

日货运动（日方称为“排日运动”），由上海带

头，武汉、汉口、武昌紧随，牵动国内和南洋各

地，声势浩大，给日资企业带来不小的打击，日

本外交部急忙发动各地使馆侦察各地区的“排日

煽动”组织和领导人。笔者挖掘到一份日本驻新

加坡玉木总领事在1928年6月19日发送给日本田中

外相的“排日状态”报告书（《新史料9号》），	

该报告书中开始出现抹黑陈嘉庚的文字，写

道：“拥有一流商品生产线的商人如陈嘉庚，乘

机扩张己方销售途径，巧用爱国的美名，强硬地

排日”。

图7  日本收集到的146名出席者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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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玉木呈交另一份日期为10月12日的《关

于当地排日货之件》（同《新史料9号》）。文

中，把山东惨祸排日运动和过往的排日运动相

对比，认为本次的运动“有组织，且具有统制

性，并在爆发当初就显露出长期化、持续化的苗	

头”。并认为这可以归咎于陈嘉庚，张永福，因

他们既是当地的华侨实业家中的佼佼者，又身

兼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中央的指导员等要职。最

后，玉木还加一笔，怀疑共产党在背后推波助

澜，激化了南方一带福州、厦门、汕头的“排日

运动”。玉木这个指控很可能是最早把南方（华

南地区，南洋各地）的抗日运动和共产党挂钩的

文件，值得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很不幸的，全世界在1929年10月29日（史称

黑色星期二）陷入了经济大萧条（1929年至1933

年间），列强主要城市遭到重创，许多国家建筑

工程无法落实，农产品价格急跌。由于没有可代

替的工种，第一产业中的经济作物（如马来亚的

橡胶），采矿，伐木等部门遭受到最为沉重的打

击，陈嘉庚橡胶集团也应声倒下。

可是我们的邻居日本却在1929年11月吹起

了要扩大橡胶需求量的冲锋号（本文开头第二	

段），而且利用欧美在大萧条中自顾无暇的窗

口，在1931年发起了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

东北。

史上首个东南亚华侨峰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陈嘉庚率先

在英属新加坡发起组织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

会委员会，号召海内外侨胞积极捐款救国，隔年

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华侨领袖倡议建立一个南洋

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同年7月中国国

民党政府行政院电请陈嘉庚负责组织总机关，陈

嘉庚即刻邀请45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派出代表到新

加坡参加10月10日双十节在新加坡大世界举行的

南洋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46位

（图7），一致通过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办事处设

在怡和轩俱乐部。

这是南洋近代史上第一次华侨领袖云集一堂

的“东南亚峰会”，更是为散居南洋各地的华侨

设置了首个“抗日总司令部”，而陈嘉庚正式成

为南洋华侨的“抗日总司令”。日本情报机构当

然不会放过这个集会，尽力收集146名出席会议的

领袖名单和资讯（《新史料10号》），以及各地

支部（子支部）的成员名单，例如地广人多的柔

佛筹赈会（《新史料11号》）的全体支部名单就

超过百页，估计载有2000多个名字。这些落入日

军手中的“死亡名单”，相信在我们沦陷之后，

都成了他们用来屠杀华人的工具，多少热血志士

为了崇高的目标而壮烈牺牲！

天兵三千 南侨机工

1938年底滇缅人民凭着赤手空拳，在缺乏

铺设公路机器的情况下，动员民工20万人，“用

手指”开山筑路，完成了从昆明至腊戍，全长

1146公里的滇缅公路，被称为“中国抗战的输血	

图8  1939年2月18日星洲日报报道了第一批南侨机工“80先
锋”踏上征途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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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可是公路通车后管理当局发现极其缺乏卡

车司机和修理技工，于是拨电陈嘉庚要求协助招

聘机工回国。情况紧急，陈嘉庚即刻在2月8日发

出紧急招募通知，并于2月17日成功把第一批南侨

机工80人送往昆明（图8）。在陈嘉庚强有力的领

导下，短短的6个月内，通过筹赈会一共向昆明投

送了3192名南侨机工。

（详情请参阅本刊第48期拙文）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日军会让中国修建一

条抗日的滇缅公路，又为何会眼巴巴地让陈嘉庚

在星马聚集3千多名机工去支援重庆呢？

经过笔者两三年来的资料收集和分析，终于

摸索到了“ 中原因”：原来日军“瞧不起”区

区一条小路！日本外交部曾经在公路快要通车之

前，以及在公路正式通车的时候，一前一后打听

过公路的“能力”，它能否协助重庆顽抗日本、

拒不投降。前一封是1938年11月18日日本驻印度

武官的密电，在这位武官眼中，那是一条“驮马

可通程度，车辆通行尚久”的小路。后一封是

1939年2月17日（《新史料12号》）日本驻新加

坡领事馆发电给他们外交部东亚局长的报告：“道	

路虽完成，但是要大量运输武器则很困难”。

笔者认为上述两封密电，等同于送给日军两

颗“定心丸”或“安眠药”，让他们高枕无忧地

睡大觉。因此，随后虽然有密报通知日本外交大

臣，“新加坡送来了救护车”、“马来亚送来了

年轻司机”等，日军都不当回事。

就在这个时间段里，昆明发现了司机不足，

于是致电远在南洋的陈嘉庚求助，而陈嘉庚立即

组织团队，以闪电般的速度，派出天兵三千余

人，解救了武器运输的困境，及时为重庆提供	

“血液”，源源不断！这时日军才从梦中醒来。

再也不敢相信睡梦中的外交部，日本陆军省动员

他的军令部第六课亲自动手在1940年6月重新评估

滇缅公路的承载能力（《新史料13号》）。这下

可好，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调查结果显示

这条“细小的输血管”每月可以平均输送三千至

四千吨抗战物资至重庆，物品种类有枪炮弹药、

机械类、卡车、汽油、机关枪，高射炮等。急得

日本政府出尽手段迫使英国政府在7月17日关闭

滇缅公路，企图再次切断“抗日输血管”，逼迫

重庆政府投降（日英博弈的结果，英人决定在10

月18日重开滇缅公路）。

这里，一个不为人们留意的是3千南侨机工的

贡献：他们从1939年2月开始至8月为止，共分9批

从新加坡怡和轩出发，奔赴昆明，逐批接受基本

军训后投入滇缅运输车队，直到1940年6月（日

军重新评估）为止的一年期间，每一名机工往返

昆明与腊戍之间的次数虽然已经失去记录，但是

我们心里明白，我们那三千健儿的血与汗肯定占

据了 “每月平均三千至四千吨”里不小的份额！

发展技能教育 - 水产航海

正当人们都在忙碌着筹款抗日，抵制日货的

时候，陈嘉庚竟然提出要在新加坡兴办一所水产

图9  1940年10月下旬重新打开后的滇缅公路上，急着排队渡
河的运输车队。我们的三千青年就在这条车龙中。（林少彬
藏美国新闻社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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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学校的计划，目的是要让星马和印尼的华侨

子弟能够在渔业上有一技之长，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相信在陈老的心里，只要我们的

年轻人能够掌握走到浅蓝的技术，将来总有一天

会走到深蓝！

文件显示，陈嘉庚委托福建会馆负责学校的

经费，报章上刊登招生启事时，学校的名称是	

“新加坡南洋华侨水产航海学校“，计划把班级

分成旧制（五年制）和新制（三年制）两种，各

收学生40名，准备在1939年开课。为了方便各地

学子，特地在主要地点安排了报名处，新加坡有

怡和轩和道南学校，马六甲有何葆仁，吉隆坡尊

孔中学，霹雳郑奕定，雅加达 西言，棉兰丘毅

衡等。陈嘉庚在他《南侨回忆录》第83页还惦记

着这所开学不久就被战火关闭的小摇篮，并殷切

地希望尚未毕业的学生在战后能重回集美或广东

完成学业。

图10  陈嘉庚在新加坡沦陷前所创立的华侨水产航海学校。

图11  2024年7月底停靠在新加坡海港的厦门大学“嘉庚”号 
海洋科考船（图片源自新加坡小记者网）

所幸笔者在日本外交部外交史馆的史料中发

现了该校的档案（图10）（《新史料15号》），

从中得知过去80多年来被人们遗忘了的重要讯

息，如：学校位于武吉智马，董事长为陈嘉庚本

人，校长为杨振礼先生，有教职员4人及学生50

人。每月的经费为800元，财源来自学费和福建

会馆的辅助金。

2024年正当东南亚各地、新加坡各主要社团

纷纷庆祝陈嘉庚诞辰150周年纪念之际，厦门大学

的“嘉庚号”海洋科考船于7月底首次访问新加坡

（图11），似乎在骄傲地报告陈嘉庚先生：“爷爷

的梦想已经实现啦！”

本文把焦点集中在介绍新近发现的史料，希

望能利用当年敌人侦察到的情报，从中折射出陈

嘉庚先生为国为民的胸怀和超凡的领导能力，以

及他所留下的丰功伟绩，激励年轻一代认真学习

陈嘉庚精神、持续发展陈嘉庚精神、弘扬并传播

陈嘉庚精神！

作者为本刊主编




